确立“七域一体”的国域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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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期讲国家安全时，关于国家生存空间安全用的概念是“领土安全”。

二战后，随着美国全球称霸和国际关系复杂化，特别是海岛和海洋争夺的白热化，在联合国协调下，各国为解决海洋争执进行了长期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82年形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按照公约规定，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空间除具有完全主权的传统“领土”外，还可以包括领海外毗邻区、专属经济区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大陆架。这样一来，国际法规定的沿海国家管辖水域及其底土，就向外扩展了许多，原来属于公海的部分海域和底土成为相关国家具有管辖权的准领海和准领土。这些海域和底土虽然不是一个国家具有完全主权的领海和领土，但由于具有管理和开发利用的权利，因而可以称之为“国海”。

此外，自1950年美国首先建立防空识别区以来，加拿大 、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缅甸、土耳其、泰国、中国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后来也陆续建立了海上防空识别区。2013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199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2001年7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首次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虽然各国对防空识别区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根据国际通行规则，飞行器进入一国的防空识别区时，需要向该国报告飞行计划，该国可以对飞行器进行定位、监视和管制，甚至可以起飞战斗机对其进行监视，但在飞行器进入该国领空前，无权对其采取迫降、击落等措施。这种不属主权范围但具有某种管理权限的空域，传统的“领空”概念无法概括，因而必须确立新的概念。与“国海”概念相应，这种具有某种控制权的空域也可称之为“国空”。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超越传统的“领土”概念，使用概括力更强的“国土”概念，从而把具有完全主权的传统领土和具有不同治权的非传统海洋毗邻区、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和防空识别区概括进来，在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保障国家生存发展空间的安全。

二

但是，国家生存发展空间的拓展，并没有局限于海洋和天空，而是早已发展到太空。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地球轨道人造卫星。这引起了美国的恐慌和后起直追。1958年7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法案，把原来的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改建为国家航空与太空管理局，即人们常说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后，苏美两国展开了激烈的太空竞争，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不能不重视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太空安全问题。
时至今日，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已经发射了大量的航天器，外太空争夺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安全问题。对于各国发射的各种航天器及其运行的太空轨道和占据的太空空间，虽然也可以仿照前面“国海”“国空”的说法，勉强称之为“国天”，但无疑更难概括在“国土”这个概念中了，更不用说“领土”这个概念了。
然而更难概括到“领土”和“国土”概念中的国家生存发展空间，则是最近一二十年才逐渐突出出来的信息网络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空间和网络主权被提了出来，成为国家最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虽然人们对网络空间和网络主权的认识目前还不统一，同时也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探讨，但毫无疑问，“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各国关注和重视的新领域，或者说是国家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最新非传统领域。

在网络空间问题突出摆在人们面前的同时，此前早已存在的无线电通讯广播与电磁空间问题，也需要从国家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给予统一考虑。

因此，必须在把传统主权范围内的“领土”概念扩展到非传统“国土”概念之后，进一步把“国土”概念变为更加非传统的“国域”概念，并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中和国家安全实践中确立“国域安全”概念。

三

国域就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空间领域，既包括传统上具有完全主权的“领土”，也包括具有不同治权的非传统“国土”，如海洋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防空识别区；既包括具有地理天文空间特性的陆域、水域、底域、空域、天域，也包括不具地理天文空间特性的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即磁域和网域。

当前，必须在“领土”、“国土”概念之外，确立范围更加广泛的“国域”概念，并用“国域”概念来概括当前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全部空间。

由此可以看出，国域就是集陆域、水域、底域、空域、天域、磁域、网域等七域为一体的国家生存发展空间。
同样，当前讲国家安全问题，必须既重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等领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的海洋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防空识别区以及外太空空间、电磁空间、网络空间的安全，因而必须在传统的“领土安全”“国土安全”等概念之外，确立非传统的“国域安全”概念，并用“国域安全”来概括当前最为广泛的国家生存发展空间安全问题。

总的来说，国域安全就是国家生存发展空间的安全，目前包括陆域安全、水域安全、底域安全、空域安全、天域安全、磁域安全、网域安全等七个方面。

只有把国家生存发展空间安全理解为“七域一体”的“国域安全”，在非传统安全思维指导下确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国域安全观”，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把握和掌控当前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安全问题，也才能更深入全面地认识、理解、把握和掌控总体国家安全问题。
众所周知，在长期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把整个国家安全问题在总体上分为四个重要方面，即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体系。
在将“领土安全”和“国土安全”两个概念推进到“国域安全”概念后，当前国家安全在整体上可以分为12个基本要素或一级要素，即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这12个基本要素或一级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再继续分为若干个次级要素或二级要素、三级要素等等。
毫无疑问，前述陆域安全、水域安全、底域安全、空域安全、天域安全、磁域安全、网域安全等，就是国域安全下的七个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
当然，如果继续向下划分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其中有些二级要素还可以再分为若干三级要素，例如水域安全就可以分为内水安全、邻水安全、海域安全三个国家安全的三级构成要素，而海域安全又可以分为领海安全、毗邻区安全、专属经济区安全和大陆架安全，从而形成四个国家安全的四级要素。继续深究下去，领海安全还可以分为内领海安全与外领海安全两个方面，从而形成两个国家安全的五级要素。当然，在这种划分中，有些要素会与其他划分中形成的不同等级上的要素重复，例如作为领海安全中国家安全五级要素的“内海安全”，同时也可以划归到国家安全三级要素“内水安全”之中，但是，这并不说明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细分没有必要，而恰恰说明需要对国家安全要素的细分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国域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而且还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例如，国域是否安全以及安全程度，也包括国域范围的大小，特别是传统的领土是否安全，领土面积的大小，对国家安全就有直接影响。由历史和逻辑出发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国域范围大对国家安全具有积极影响，国域范围小则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消极影响。还有，他国对于本国国域的侵犯和占领——包括对传统领土的侵犯与占领，也包括对非传统网络空间的侵犯和占领，都是对本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和危害，因而必须强化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确立国域安全防控体系，严密防范和打击各种侵犯国域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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